
□彭春来

往返高速，我几乎一到两个星期就要回娘家
一次。一晃父亲90岁了，母亲80岁了，在沪打工的
日子特别思念他们。

回到娘家刷刷洗洗后，驿动的心开始变得安
静。江南烟雨梦逐归，这样的天气，一位来客，刹时
打断了我的宁静，她的到来犹如一粒石子投入心
海，让我的心立马泛起了涟漪。

一早起来，老父嘴里就不停唠叨着：怎么小杨
还不来？小杨就是那位社区义工，老母亲立马兴奋
地补充着。就在这时听到敲门声，真的是说曹操曹
操就到。叔叔阿姨我来了啊！听见其音，两个老人
面露喜色立马去开门。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面带微笑，穿着一身
红色义工服，拎着一袋义工服务工具的女士。这是
我第一次见到的义工杨花，五十四岁，与我同岁。
社区义工，是政府推行的实在便民服务项目的志
愿者。

杨花来我父母这里已有段日子了，勤快不说，
嘴巴也甜。老父亲耳聋眼花已久，说话交流以前全
靠老母亲，自从杨花按时来我家后，孤独的两老就
立马把家中大大小小的琐事一一诉说，杨花时不
时地利用服务时间耐心聆听。这回老父亲高兴地
对我说：你不常在家，我就把杨花当成你了，像我
的女儿，我的小棉袄，我真的喜欢她！老头表白式
的话语一下让我哈哈大笑，转眼看杨花，也是笑得
合不拢嘴，连连说着：这是我应该做的，叔叔阿姨
高抬我了！高抬我了！

的确，杨花服务手艺不错。剃刀咔嚓几下，就
把父亲的细软白发剪得整整齐齐。而此刻的老父
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听着杨花的口令，抬头，偏
左、偏右……一个平常耳聋的老头就在她的手势
指挥下，任其自行。地上串起了头发花，杨花便拿
起扫帚打扫起来。老父嘴角的胡子长得硬了，杨花
又拿起伏软膏，轻轻地细细地帮着用热毛巾敷了
后，胡子便随着她手中的剃刀游走。一番操作，驾
轻就熟。

我问：“这个剃头活是拜师学艺来的吗？”
“熟能生巧呗，多干了自然得心应手。”
一来一去，同龄人很快熟络了，我好奇：“怎么

想当义工的？”
杨花说：“我在家也没什么事，能够为老人服

务，我是真心愿意做的，加上家人也支持我。每次
看到老人开开心心的，我也就特别开心。你家老人
特别配合，我也心生欢喜；碰上不配合的老人，我
有时也会打退堂鼓。但过后一想，肯定是自己做的
不好。我就反思：是不是自己手重了，让老人不舒
服？在不断的学习成长中，慢慢培养与老人之间的
默契度。每次看到自己服务过后，老人们的笑脸，我
就觉得这一天没白忙活。在拉家常的过程中，老人们
与我建立起来了一种不设防恰似亲人的感情，让我
温暖又感动。义工工作让我义无反顾，感觉充实！有
成就感！在这条路上，我会继续做好干好！”

跟杨花拉着家常，一股暖流从我心头升起！
杨花离去时，依依不舍的是我的父母，而我的

心头也满是感动感激。剃头、喂药、量血压，手足护
理，问寒问暖，比较一下，我这个亲女儿也没能做
到按时为老人剪指甲、陪聊。欢声笑语，哄得父母
眉开眼笑；温暖贴心，这样的便民服务实实在在，
能量满满！

身在异乡，家中有义工在，心便安然！

□翟长付

小区娱乐场地，每天晚上都很热闹。
有慢悠悠的太极拳，还有快节奏的鬼步
舞，两拨人各占娱乐场的一个角落。

跳鬼步舞的领队丫丫，二十多岁；打
太极的组织者是富叔，头发花白。巧的
是，两个人和我同住在8栋，丫丫家在顶
楼，富叔和我住在3楼。

刚开始时，娱乐场里富叔他们打太
极，还有一大帮人跳广场舞，后来跳广场
舞的人多了，就转移到公园去跳了。每天
太阳一下山，富叔就带着一帮老头和老
太太，开着个小音箱，放的都是轻音乐，
有古琴调子，也有古筝曲子。大伙儿慢悠
悠地抬手屈膝转身，一招一式稳稳当当。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俩年轻人在边
上练“鬼步”，音乐一响，富叔他们的轻音
乐被盖了下去。后来人越来越多，丫丫就
挑了头，组了个“鬼步”舞队，那音乐鼓点
声音很吵，隔着两栋楼都能听见。

丫丫他们的音乐一开，富叔这边太
极就没法练了。富叔去找丫丫说过两回，
丫丫笑着说：“爷，我们就跳俩小时，完了
就走。”富叔这边的老伙计们不开心了，
有几个大妈搬了椅子，坐到鬼步舞的场
地中间。两拨人吵到物业，物业调解了几
回，各说各的理，没个结果，最后这事落
到了我们业委会头上。

我心里想，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
见的，没必要为这点事闹得不愉快。周末
一早，我约了他俩在小区门口的茶馆喝
茶。富叔捧着茶杯，先开了口：“不是我们
不讲理，主要是那音乐太吵，我们这把老
骨头，经不起那折腾。”丫丫也急了：“爷，
我们白天上班，就晚上有空活动活动，声
音小点没那感觉啊。”

我给俩人续上茶，笑着说：“富叔，年
轻人爱热闹，也是好事；丫丫，老伙计们
想清静锻炼，也没错。要不这样，你们俩分
个时间段？”我提了个方案：晚上七点到九
点归丫丫他们，音量调小些，别吵着楼里休
息的。早上七点到九点留给富叔他们，也不
用太早，免得扰了上班的年轻人。

富叔喝了口茶，没说话。丫丫看了看
富叔，又看了看我说：“行啊，只要能跳，
声音小点就小点，我们多喊几嗓子给自
己打拍子。”富叔这才点点头：“行，年轻
人也不容易，我们互相让着点。”我拉着
俩人的手握在一起，双方握手言和了。

富叔的孙女跟丫丫岁数一般大，也
加入了鬼步舞队。富叔每天晚上搬个小
马扎，坐在边上看孙女跳舞，看到兴头
上，还会跟着鼓点轻轻点头。有回丫丫教
富叔跳了个简单的滑步，富叔学得慢，脚
底下拌了好几回，惹得大伙直笑。

小区生活就是这样，有慢有快，有静
有闹。就像太极和“鬼步”，看着不一样，
都是在业余时间里，找点乐趣。互相让一
步，多想想对方的好，业余生活就更丰富
了。

雨天里的杨花
太极和“鬼步”

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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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凌

友人邀我去听琴。
琴会不在音乐厅，而在郊外一处废弃

的工厂。厂房的铁皮屋顶早已锈蚀，阳光从
破洞漏下，照在野草间。杂草从裂缝中钻
出，在风中摇曳。我们到时，已有三五人席
地而坐，当中一架古琴，再无他物。

弹琴的是位老者，白发稀疏，手指枯
瘦，拨弦时却有力。他的指甲修剪得极短，
指尖与琴弦接触的瞬间，仿佛有火花迸溅。
一曲《平沙落雁》终了，余音在铁皮墙壁间
碰撞，渐渐消散于野草之中。这声音不像在
音乐厅里那般被吸音材料吞噬，而是自由
地游走，最后融入初秋的风。

琴闲时间，大家喝茶聊天，座中有位建
筑设计师，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给我们看他
收藏的梁思成手稿。那纸上线条极简，只勾
勒出建筑的大致轮廓，却自有一种气韵流
动。他说这寥寥数笔，比精细的效果图更见
功力。现代建筑师用电脑渲染出逼真的效
果图，连窗帘的褶皱都纤毫毕现，却往往失
却了建筑的精魂。

“好的设计，是做减法。”他说，“把不必
要的都去掉，剩下的才是本质。”

这使我想起米开朗基罗的话：雕像本
来就在石头里，我只是把不要的部分去掉。
创作如此，生活何尝不是呢？

人占有物，物亦占有人。那些多余的东
西，日日吸食主人的精力。柜中不穿的衣
服，架上不读的书，抽屉里无用的小玩意
儿，都在暗中标好价码，要人付出整理、清
洁、保管的工夫。看似是装饰，实则是负
担。

我认识一位杂志编辑，桌上永远只有
一支钢笔，一叠稿纸，一杯清茶。他说年轻时
也喜欢收集各种文具，后来发现用得上的不
过一两样。多余的物件如同多余的念头，徒乱
人意。现在他写稿时，连茶杯都要放在视线之
外，生怕那抹绿色分散了注意力。

食物亦然。老饕们总以为美味在于堆
砌，其实一碗白粥，一碟咸菜，若能专心品
味，反得真味。我见过一位美食家，每餐只吃
三样菜，但咀嚼极慢，一顿饭要吃上一个钟
头。他说这样才能尝出食材本来的味道。如
果只追求饕餮盛宴，舌头被各种调味料麻
痹，反而尝不出食物真味。就像那些塞满配
菜的汉堡，吃下去只记得酱料的味道，牛肉
本身是何种滋味反倒模糊了。

母亲从前爱囤积旧物，衣柜塞得关不
上门。自从大病一场后，忽然开了窍，在将
几十年不用的东西尽数丢弃后，她说连呼
吸都顺畅了。那些塞在床底下的旧毛衣，压
在箱底的过时外套，占据了大半个阳台的
瓶瓶罐罐，终于不再拖累她的生活。她说看
着空出来的空间，心里也敞亮了许多。

琴声又起，这次是一曲《流水》。我闭上眼
睛，感觉那声音不是从琴弦上来，倒像是厂房
缝隙中渗入的风声，从草尖滴落的露水声。

在这个被遗弃的空间里，在简化的午
后，我忽然明白了“大音希声”。

少即是多。空厂房里的琴声，比音乐厅
中的交响乐更动人。生活就像这废弃的厂
房，剥去所有装饰，剩下的结构，反而显露出
惊人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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